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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頂六國小94級感動狗狗勇氣閱讀

【向上爬是一種信仰】…作者：魏嘉凌
狗狗組號：(       ) 姓名：(             )
-----------------------------------------------------------------------------------------------------------------------

《 １ 》-----(                               )

2000年暑假，我24歲。
大五實習剛結束，到台中找同學順便參加半天的攀岩體驗活動。第一次攀岩，不同於一般新手的恐懼與不信任，我很快就意識到身上的確保系統十分安全，綁在身上的繩子能輕易的吊住身體，在高空中墜落完全不用擔心有危險。基於這樣的信任，踏上岩壁，離開地面的我，忘了恐懼，手腳並用不斷地往上爬，直到雙手沒力，抓不住岩點才墜落。教練過來幫我鬆開繩子時，直誇我很厲害：「妳爬得比我第一次攀岩時還高喔！」和一起報名的同學做個比較，運動細胞一向比我好的她，在岩牆上，被綁住手腳似的，動彈不得，也許我有一種特質，這種特質讓我在岩壁上比一般人更能夠自由伸展。第一次攀岩，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暑假結束後，我被分發到山上的小學，住在學校宿舍，每個星期回家一次。第二次再接觸攀岩已經是半年後了。
《 2 》-----(                               )

2001年春假，我特地找了在台北唸書的弟弟陪我去參加當地阿魯巴國際戶外學校所舉辦的「初級岩訓」。有別於半年前的純體驗，在這次課程中，對攀岩所需運用到的繩結和器材有了初步的認識。

回到嘉義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嘉義地區唯一的人工攀岩場─由拓荒家族這個團體所興建的私人岩場(以下簡稱會館)。在這裡，我認識了對我啟蒙最深的前輩─謝遠龍大哥。

第二次再到會館，在岩友的鼓勵下開始嚐試一些路線，每個動作對初學的我都很難，我當然是不斷的從岩壁上掉下來，但我的拚勁也令人驚豔，謝大哥在我不知慘跌在墊上幾次後，問了我一句：「妳想不想當選手？」我站起來笑了笑，不知該如何回答。

從小到大，我在運動方面的表現一直差強人意；從高中到大學，每週運動量只有學校規定的那兩節體育課，體能奇差、毫無運動細胞的我，竟被詢問有沒有意願要當選手？而且是在我才爬了四次岩的時候？這是很大的鼓舞！

因為那一句話，平凡的我，開始走上一條不平凡的道路：別人是向前走，我是向上爬。這一年，我25歲，攀岩成為我往後人生最重要、投入最多的一件事。
《 3 》-----(                               )

每週一、三固定坐同事的車下山到會館攀岩，週末則到關仔嶺天然岩場攀岩。在山上不能攀岩的日子，就跑步訓練基本體能，雖然小小的操場，一圈只有一百公尺，從來不運動的我，跑完一圈卻已氣喘如牛，為了達成四千公尺的目標，自己想辦法循序漸進：以五圈為一個循環，八個循環剛好四千公尺，一開始跑一圈快走四圈，能輕鬆完成八個循環後，改成跑兩圈快走三圈…接著是跑三圈快走兩圈…更進一步跑四圈快走一圈，最後終於可以跑五圈不休息，從頭到尾八個循環完成四千公尺。這項慢跑能力的養成，前後花費了半年的時間。
攀岩雖然是興趣，但訓練過程是枯燥而辛苦的。因為工作的關係，我的訓練都是在下班後才展開：晚上八點到會館報到，暖身後開始今天的攀爬活動，嚐試謝大哥出的各種路線，練習解題並學習新的動作和技巧，大約爬到晚上十二點，做一些簡單的肌力訓練，如拉單槓、仰臥起坐、伏地挺身…等，最後拉筋結束。大份量的攀爬讓手皮磨得很薄，一碰熱水就感到刺痛，酸痛的手臂抬不高、使不出力，洗澡這種小事也變得困難。這時候睡覺是最好的休息，不過快兩點才就寢，隔天五點半就要起床搭同事的車上山，身體的勞累常常超乎想像，但對攀岩的熱愛，讓我隨時想接受更多的訓練，我的內心只有一個渴求─就是進步。
《 4 》-----(                               )

2002年，為了讓攀岩技巧更上一層樓，利用暑假時間自己到台北租屋住了一個月，專心跟一位韓國教練YUMYUM學習攀岩。

2003年，早起通車的日子終於結束，我請調到離家較近的頂六國小。雖然每天節省兩個小時車程，工作卻較繁忙，能夠攀岩的時間減少了。往後幾年，我的攀岩大夢就在現實與理想的衝突中慘澹經營著。

參加國內賽事兩三年，2004年第一次獲選國手，代表台灣到韓國參加亞洲攀登錦標賽。實力相差懸殊是出發前就有的認知，但參賽期間所得到的衝擊依然很大。第一名和第八名的差別，不是「8-1=7」的數學算式就能表達出其間的落差，背後顯現的是台灣攀岩環境、資源、訓練計畫的劣勢，及非職業選手的困境，不是光有熱情就可以追上的。看得越多，越清楚自己的極限到哪裡。

2005年，因為腳踝受傷及手指多處拉傷，加上下山後攀岩時間減少，兩年間都無法突破瓶頸，終感倦怠，休息了半年沒有攀岩。
2006年重新出發。嘉義岩友幫我在家裡客廳蓋了一座小岩場，讓訓練時間不用再配合會館開放時間而較有彈性。訓練時間依舊在晚上，工作後沒有足夠的休息就要展開三個多小時的訓練，訓練過程中因精神無法集中導致墜落，或體力不足感到暈眩經常發生，偶爾也會因為太過勞累，中途休息時坐著坐著就睡著了。這一年的比賽，名次一直在五、六名徘徊，幸運的是亞洲攀登錦賽由台灣舉辦，地主隊可推派兩倍的選手參賽，成績不佳的我也入選國家代表隊。

亞錦賽前一個半月開始國手集訓，週末兩天需到台北集中訓練，平常日自主訓練。為了牽就工作，訓練量不如預期，即使把最後可用的時間和體力都壓榨光了，我依舊是所有集訓選手中表現最差的一位。辛苦的付出總不見成果，「也許年紀大了，難再突破，是該放手的時候了。」我這樣告訴自己，並打算在亞錦賽結束後，從此退出比賽。

出人意料的，我在亞錦賽以最不被看好的選手身份，拿下國內女子選手最佳成績。一年來的辛勞與自我質疑總算有了答案：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要對自己有耐心，不要輕言放棄。
《 5 》-----(                               )

比賽後，之前一整年累積的能量慢慢傾瀉出來，在天然岩場的表現漸有突破。我仍然在課餘爭取最大的爬岩時間，希望未來可以再往下個級數邁進。

這不是林義傑也不是王建民的故事，故事的結尾並沒有堆砌出數不完的獎杯或為台灣帶來任何驕傲，這只是一個平凡的人追求所愛，並熱在其中的生活。 

在這個世界上，你就愛一個東西，你會在此中把自己練到完美，練到無懈可擊。你因此尋得滿足，此外的一切其實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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